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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古代的女性文人结社从明中叶开始起步，至清初康熙年间正式形成，雍正、乾隆间持续发展，嘉
庆至咸丰间达到鼎盛，同治以后迅速衰落下去。在这个过程中，女性文人结社有着从血缘型到地缘型、从师缘

型到人缘型的清晰的演进轨迹。女性文人组织大量集会结社既是清代女性文学繁荣的表征之一，同时也是促进

清代女性文学发展的动因之一，在选本、题跋、诗话、论诗诗等领域都为女性文学批评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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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女性从事文事活动最早可溯及 《诗经》中的许穆夫人，此后代不乏人。但在明代以前，留存姓

名和作品的女性作家总体上并不是很多，她们撰写的文学批评著作更为寥寥。从明中叶开始，这种局面逐步

改观，而整个清代无论女性作家还是她们所作的诗文别集、理论著作都是数量激增，成为中国文化史、文学

史上一大奇观，至有 “闺秀之诗词文可录者约三千余家”① 的说法。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古代女性文人结

社的发展轨迹也大体若是，特别是从明中叶以后女性文人结社开始迅速兴起、至有清一代蔚为大观的景象，

更是与女性文学的发展状况高度契合。②

对于这一现象，学界关注比较多的是女性文学或者女性文人结社的单一方面。在女性文学方面，谢无量、

梁乙真、谭正璧等几位大家早在 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即已给予足够重视，③ ２１世纪以后更是蓬勃兴起，文献整
理、理论研究上都取得了丰硕成果。目前对于女性文人结社的研究关注比较多的是以某一结社个案或某一地

区社事，或在吴藻、汪端、顾若璞、沈善宝等清代重要女性作家的研究中涉及她们的结社活动。④ 对女性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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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荭：《小黛轩论诗诗叙附记》，陈芸：《小黛轩论诗诗》卷首，王英志主编：《清代闺秀诗话丛刊》第 ２册，南京：凤凰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第 １５２１页。胡文楷 《历代妇女著作考》亦言清代女性作家 “超轶前代，数逾三千”，胡文楷著，张宏生等增订：《历代妇

女著作考·自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 ５页。
按，本文所言 “女性文学”是就作者身份而言，专指女性创作的文学，包括别集、选集、总集、序跋以及诗文评类著述等，在论述

过程中会涉及一些男性作家书写女性的作品，但不妨碍本文对于 “女性文学”的总体界定。所言 “女性文学批评”亦如是。

参见谢无量：《中国妇女文学史》，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１６ 年；梁乙真：《清代妇女文学史》，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２７ 年；谭正璧：
《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北京：光明书店，１９３０年；梁乙真：《中国妇女文学史纲》，上海：开明书店，１９３２年。
主要有吴晶：《蕉园诗社考论》，《浙江学刊》２０１０年第 ５期；袁志成：《从闺内吟咏到闺外结社———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突围之
路》，《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年第 ３期；程君：《清代道光间秋红吟社考》，《北京化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４年第 ４期；陈雅娟：《清代常州才女结社唱和研究》，《江南论坛》２０１７年第 ６期等，以及近些年来出现的十余篇硕博士
学位论文。其中，高彦颐 《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李志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首次将江南女性
的结社分为家居式、社交式和公众式，莫立民 《清代女子诗社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２１年）分别从客体和本体两
个方面对近 ３０个清代女子诗社及其诗歌创作进行了细致考察，是对清代女性文人结社的宏观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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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社的演进轨迹进行历时梳理的成果尚不多见，而从宏观上探讨女性文人结社与文学批评的关系的成果更是

很少见到。鉴此，本文拟将中国古代女性文人结社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对清代女性文人结社与

女性文学批评的联系予以揭橥，从中可以具体而微地看到结社在女性文学理论发展中的作用。

中国古代的文人结社像其他各种事物一样，也遵循着发生、发展、壮大和衰变的普遍规律，先后经历了

魏晋的萌芽、隋唐的形成、宋元的发展、明代的繁盛、清代的新变和晚清至民国的转型。① 但这种说法只是一

种总体上的概括，而且一定意义上只是对男性文人结社发展历程的总结，并不能代表各种女性社事，这是因

为女性结社的兴起、发展和演变虽然与男性文人的结社活动有着密切关联，但它的演进轨迹却与男性文人结

社完全不同。从总体趋势上看，中国古代的女性文人结社在明代中期才开始起步，至清初康熙年间正式形成，

雍正、乾隆年间持续发展，嘉庆至咸丰间达到鼎盛，同治以后迅速衰落。在这个过程中，女性文人结社有着

从血缘型到地缘型、从师缘型到人缘型的清晰的演进轨迹。

一、女性文人结社的形成

中国古代的女性结社可以追溯至两晋南北朝时期，其时基于私社形成的邑义、邑会、法义等佛教类结社

广为盛行，女性结社也是其中一种。当时她们的结社被称为优婆夷邑、优婆夷社，至五代宋初则径称为夫人

社、女人社。女性可以单独结社，证明她们 “有一定的经济独立性、一定的经济能力和一定的经济地位”②，

对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和自我认同感有着促进作用，为后代女性开展群体性活动作了有益探索。不过，彼时

女性结社要么是为了 “普及法界众生，有形之类，一时成佛”“舍此秽行，杲 〔早〕登天堂”③ 的崇佛奉法，

要么是为了 “危则相扶，难则相救”④ 的结义互助，或者两者兼而有之，都无关乎文事，还不能算是 “女性

文人”的结社。明中叶以后，心学流布给社会带来个性解放思潮，一方面逐步唤醒了女性的自我意识，另一

方面也改变了社会对于女性的普遍观念，使得女性公开参与甚或组织群体活动成为可能，“不但读书人们要立

社，就是仕女们也要结起诗酒文社，提倡风雅，从事吟咏”⑤。再加上全国结社之风的带动、文学世家的推动

以及一些知名男性文人的促动，使得女性文人终于一步一步从闺内吟咏走向闺外结社，并最终融入到整个社

会的结社运动中。

大约在明代弘、正之际，女性开始进入到男性文人的社事活动中，形成士女共社的现象。当时苏州顾瞞

所结青溪社就是 “士女清华，才俊翕集”⑥，嘉靖以后，这种现象越来越多。如嘉靖十三年 （１５３４）武功康海
六十大寿，“召名妓百人为百岁会，各书小令付之”⑦；万历十四年 （１５８６）歙县汪道昆主盟杭州南屏诗社，
“出名姬十二人督诗”⑧；崇祯九年 （１６３６）秀水姚遆在南京召国门广业社第三集，“每船邀名妓四人侑酒”⑨，
等等。可以看到，这些女性基本上都是才妓名姬，都是被男性召进社中，在社事活动中也只是奏乐演曲、舞

裳侑酒，最多是展稿督诗，显然还处于附属地位。但这种士女共社的模式为后来女性文人结社提供了借鉴，

是女性文人社团的直接源头之一。

明清之际，以家族为纽带的闺媛淑女开始广泛组织集会唱和活动。其中，吴江叶氏、桐城方氏、会稽祁

氏最为著称。吴江叶氏群体以叶绍袁的妻子沈宜修为核心，钱谦益曾描述她与族内闺秀的唱和活动：“宛君

（沈宜修字）与三女相与题花赋草，镂月裁云……于是诸姑伯姊，后先娣姒，靡不屏刀尺而事篇章，弃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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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工子墨。”① 桐城方维仪寡居清芬阁，与大姊方如耀、堂妹方维则经常吟哦阁中，“白首往来，商量文学”②，

并誉 “方氏三节”，方维仪的弟媳吴令仪及令仪之妹令则也经常参加唱和，合称 “桐城五姊妹”。会稽商景兰

孀居三十余年，组织了频繁的文学活动。商氏描述她与女儿、儿媳的活动说：“长妇张氏德蕙，次妇朱氏德

蓉，女修嫣、湘君，又俱解读书，每于女红之余，或拈题分韵，推敲风雅，或尚溯古昔，衡论当世，遇才妇

淑媛，辄流连不能去。”③ 这一时期，类似的闺秀诗群还有云间张氏、嘉兴黄氏、嘉定董氏、归安叶氏等，都

是 “以工诗词于世”④ 的家族型才女群体。这些群体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家庭聚会的方式开展集会吟咏，

是女性社事中最为原始的一种形态。不过，她们此时还没有明确提出结社诉求，更没有实际的结社行为，可

见她们的结社意识还没有完全形成。

这种血缘型女性群体的唱和活动，在入清以后逐渐突破家族壁垒。会稽祁氏一门，在商景兰的带领下文

事臻于极盛：“夫人有二媳四女，咸工诗，每暇日登临，则令媳女辈载笔床砚匣以随，角韵分题，一时传为胜

事。”由此就吸引了其他异姓女子前来加入：“闺秀黄皆令入梅市访之，赠送唱和甚盛。”⑤ 黄皆令 （名媛介）

在祁家寓留一年之久，与祁氏闺阁高吟低唱卓为频繁，商景兰就曾描述她们隆冬之际一起游山探梅：“一色溯

天寒气老，万重山壑暮云开。梅花远径魂无主，明月当轩梦不来。”⑥ 如果说黄媛介只是家族女性群体中零星

出现的非本族女性的话，那么山阴吴氏、王氏、朱氏三个女性群体联合开展的集会赋诗活动，就完全突破了

家族的限制。顺治十二年 （１６５５）元宵节，吴国辅继室胡紫霞招邀女伴于浮翠轩社集赋诗。此次社集，诸人
均有诗作。黄媛介 “握尘同仙侣，开筵值上元。才华推时学，风雅集梁园”，胡紫霞 “挹楫迎仙，清光满

上元。高才同道蕴，逸致等东园”，王端淑 “上元逢雅集，诗律重开元。丽藻归彤管，逍遥拟漆园”⑦，都对

此次聚会赞颂不已，乃至与西汉梁园雅集相媲美。当时参与活动的至少有祁氏家族中的祁德琼，王氏家族中

的王静淑、王端淑姐妹，朱氏家族中的赵东玮、陶履坦妯娌，以及秀水才女黄媛介、云间名妓张婉仙等，望

族闺秀、寒门女史以及楚馆才妓共赴一会，血缘关系已不再是召集诗友的衡量标准，这就使得地区性文学群

体的出现成为可能，为女性社团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康熙年间，女性文人结社有了实质性的发展。民国间清晖楼主说：“至有清一代，闺阁之中，名媛杰出，

如蕉园七子、吴中十子、随园女弟子等，至今犹脍炙人口。”⑧ 首列 “蕉园七子”，即是康熙年间杭州地区的

一个女性文人群体：“（林以宁）与同里顾启姬姒、柴季娴静仪、冯又令娴、钱云仪凤纶、张槎云昊、毛安芳

菴倡 ‘蕉园七子之社’，艺林传为美谈。”⑨ 诗社以 “蕉园五子”“蕉园七子”为核心，前后延续将近三十年，

至康熙四十四年 （１７０５）仍余音未绝。《杭郡诗辑》记述她们的活动场面：“季娴独漾小艇，偕冯又令、钱云
仪、林亚清、顾启姬诸大家，练裙椎髻，授管分笺，邻舟游女望见，辄俯首徘徊，自愧弗及。”瑏瑠 近人梁乙真

撰写 《中国妇女文学史纲》更是大力称颂：“终清之世，钱塘文学，为东南妇女之冠，其孕育滋乳之功，厥

在此也。”瑏瑡 在蕉园诗社中，各成员之间既有血缘关系，也有地缘关系，已经由闺内吟咏向闺外结社转变，是

女性文人结社由血缘型向地缘型过渡的一个里程碑式的社事。同时，蕉园诗社也是中国古代第一个有名有实

的女性文学社团，在中国古代文人结社史上地位居首，所谓 “自来闺秀之结社联吟，提倡风雅者，当推蕉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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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为盛”①，正是对这种地位的肯定。

二、女性文人结社的发展

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治理，文化逐步繁荣，思想观念特别是女性观念日趋进步，女性结社由此

得以持续发展。如侯官许琛 “与闺秀廖淑筹、庄九畹、郑徽柔、镜蓉、黄淑窕、淑畹，结社倡和，诗学益

进”②，阳湖刘琬怀与诸昆仲及同堂姊妹常聚集红药丛中 “分题咏物，填有长短调六十阕，名 《红叶阑

词》”③ 等，这些诗群仍然是建立在数量众多的家族女性群体之上。据不完全统计，明清两代从事文学创作

的家族女性群体有六十组以上，而清代将近五十组，④ 主要集中在江苏、浙江两地，仅吴中地区的七大望族就

有诸多女性诗人：“于计则栉生、阮芝、清涵、琴史以及芝仙、心度、南初、青睐、七襄、小娥、蕊仙、芸

仙；于邱则心香、宛怀、翠寒、紫烟以及镜湖、菊秋、葵仙、颂年、宝龄、双庆、兰卿、锄经；于宋则柔斋

以及香溪、珠浦、琅腴、玉遮；于周则葆文、畹兰、兰娟、咏之；于柳则蓉塘、翠峰；于王则倚云、佩言；

于吴则柔卿、安卿、允卿。”⑤

在这些群体之中，乾隆后期以 “吴中十子”为核心的苏南地区女性诗人群最具代表性。她们所结社事名

为清溪吟社，又称 “林屋十子吟社”“吴中十子社”等。社中成员江珠曾吟赞她们的社事：“香奁小社，拈险

韵以联吟；花月深宵，劈蛮笺而酬酢”，“接瑶席而论文，宛似神仙之侣；树吟坛而劲敌，居然娘子之军”⑥。

其社诗总集 《吴中女士诗钞》（一名 《吴中十子诗钞》）经任兆麟阅定后刊行于世，与稍后袁枚所编的 《随园

女弟子诗选》堪称双璧，论者以为 “清溪吟社，与随园相犄角”，“所谓吴中十子者，近媲西泠，远绍蕉园，

洵艺林盛事”⑦，将她们与顾之琼、张藻等人相与媲美。清溪吟社是清代地缘型女性社事的代表。满族女诗人

恽珠在记述社事时，说吴门张允滋 “与同里张紫蘩芬、陆素窗瑛、李婉兮?、席兰枝蕙文、朱翠娟宗淑、江

碧岑珠、沈蕙孙C 、尤寄湘澹仙、沈皎如持玉，结清溪吟社，号吴中十子”⑧，着重强调了 “同里”关系，说

明社中成员已经以地缘关系为主。而据社中成员江珠所说，当时大家都尊奉张允滋为 “金闺领袖”：“远近名

媛，诗筒络绎，咸请质焉。”⑨ 也就是说，清溪吟社的活动实际上并不局限于 “吴中十子”，而是当地才女闺

媛们共同的 “香奁吟社”，地域色彩已经非常鲜明。据今存 《吴中香奁吟社草》所载，当时参与结社吟诗的

除张允滋等人外，至少还有王悟源、张蕴、叶兰、周澧兰等 １７人，瑏瑠 这可以在 《吴中十子诗钞》的诸多诗题、

小注中找到印证，从中正可看出一个更大规模的地域性女性诗人群体的存在。

如果对清溪吟社各成员之间的关系再进一步加以辨析的话，就会发现它实际上是一个血缘与地缘共生的

社事，同时师缘的关系也若隐若现。社中张允滋与张芬为堂姐妹，朱宗淑为张允滋表侄女；陆瑛与李?为姑

嫂；尤澹仙与沈持玉为表姐妹，表明在这个地缘型的社团里还保留有血缘、亲缘的影子。至于师缘，这个

“师”就是 “金闺领袖”张允滋的丈夫任兆麟。任兆麟对妻子与各位名媛的诗词唱和非常支持，不仅亲选妻

子作品为 《清溪诗稿》，还经常给社中其他女子指点文字、命题课诗和评点定品，李?就曾受其亲教：“是日

心斋先生 （任兆麟）至，阅拙稿，为窜正几字”，江珠 “常与心斋先生论诗”，张芬的诗稿得其披阅：“（张

芬）尽检其箧中所作贻清溪 （张允滋），清溪乃以视余 （任兆麟）……特发而观之”，张允滋选好 《吴中女士

诗钞》更是请其 “阅定”，任兆麟自己也说：“闺阁之以诗文质者，至数人之多”瑏瑡。说明任兆麟不仅是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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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益友，也是她们的良师，诸女亦多以 “先生”呼之，师缘型社事已露出端倪。可以说，清溪吟社实际

上是一个地缘、血缘、师缘同时存在的混合型社团，在清代女性文人结社发展中的过渡性特征极为显著。

女性诗人为了提高诗艺，往往主动拜访名师以求指点，也有很多男性诗人会尊重女性，通过诗词唱和、

撰序题跋乃至开门收徒对女性诗人进行点拨和奖携。任兆麟曾列举清代以来著名文人与他们的女弟子：“闺阁

中不少亲师取友之辈，若昭华 （徐媛昭华）之于西河 （毛太史奇龄），素公 （吴媛绡）之于定远 （冯文学

班），采于 （张蘩）之于西堂 （尤太史侗），若冰 （徐媛暎玉）之于松崖 （惠文学栋）、沃田 （沈征士大成），

芷斋 （方媛芳佩）之于霁堂 （翁国子照）、堇浦 （杭侍御世骏），其尤焯著者。”① 由此逐渐形成了一个个以

师缘关系为纽带的女性诗人群体。其中，规模与影响最大的当推乾隆时期袁枚的随园女弟子群体。袁氏诗主

性灵而行为放诞，说其 “风流好色”②，系出有因。但他尊重女性尤其对女性为诗的态度颇值得肯定：“俗称

女子不宜为诗，陋哉言乎！圣人以 《关雎》《葛覃》《卷耳》冠三百篇之首，皆女子之诗。”③ 因此他在自己

的 《随园诗话》中对女子诗事颇为留心，数量多达 １８０余条，④ 清初至乾隆间诗媛多所论列，即使是片言只句
亦采录不遗。晚年以后，袁氏干脆广开门墙招收女性弟子，“以诗受业随园者，方外缁流，青衣红粉，无所不

备”⑤。这些女弟子跟随袁枚进行赋诗课词、集会研艺，其中乾隆五十五年 （１７９０）和五十七年 （１７９２）的两
次湖楼诗会，一直为人所道。⑥ 随园女弟子群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时人即称袁枚所到之处女子能诗者

“皆敛衽及地，以弟子礼见”⑦，她们的诗作如 “日落烟霏霏，渡头行客少。山月出林迟，幽禽归树早”“积水

一庭白，梨花寒不寒？东风扶病魂，遍绕雕栏杆”“寂寂园林日未斜，一庭红影上窗纱”⑧，等等，也都沾带

着 “性灵”气息。嘉庆元年 （１７９６），袁枚选刻 ２８位女弟子作品为 《随园女弟子诗选》，进一步扩大了这一

女性诗群的影响。随园女弟子是中国古代第一个明确以师缘为纽带结成的大型女性诗人群体，她们已经完全

突破家族的限制，也不完全局限于地域的圈囿，是带有一定派别特征的师门型群体，属于清代性灵诗派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社团史、诗歌史上都有着重要位置。

三、女性文人结社的鼎盛

自嘉庆以后，女性参与社事或自行结社已成风气，出现了中国古代女性文人结社的巅峰期。这主要表现

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事的地域覆盖面非常广泛。除了江南的江苏、浙江两地外，全国的其他地区如京师、天

津、安徽、广东等地都有社事出现。例如，金匮杨芸与长洲李佩金 “俱从宦京师，结社分题，裁红刻翠，青

鸟传笺，乌丝界纸，都中女士传为美谈”⑨；莆田吴氏 “大开诗社，以 《红楼梦》事分得四题，各以七律咏

之”瑏瑠；桂林韩琦 “集酒旗诗社，第一题课酒旗，征闺秀吟咏”瑏瑡，等等。据今人考订，嘉庆、道光、咸丰三朝

共有女性社事 ３０余例，占清代女性文人结社近乎半数，瑏瑢 足见其盛。二是女性文人的结社意识逐渐增强。如
阳湖张氏结有兰苔社、瑏瑣 湘潭郭氏结有梅花诗社、瑏瑤 沈善宝诸人在京师结有秋红吟社等。这些社事都有着强烈

０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任兆麟：《晓春阁诗集叙》，《吴中女士诗钞》之 《晓春阁诗集》。

王英志：《袁枚评传》第三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 １５８ １６８页。
袁枚著，顾学颉校点：《随园诗话》补遗卷 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 ５９０页。
参见钟慧玲：《清代女诗人研究》，台北：里仁书局，２０００年，第 ７０ ７１页。
袁枚著，顾学颉校点：《随园诗话》补遗卷 ９，第 ８０６页。
参见袁枚：《十三女弟子湖楼请业图前跋》《后跋》，《中国典籍与文化》２００８年第 ６４期。
汪谷：《随园女弟子诗选序》，袁枚辑：《随园女弟子诗选》卷首，《丛书集成三编》第 ３５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１９９７年，第 ４８９页。
孙云凤：《晚溪》，金逸：《月夜》，骆绮兰：《千叶桃盛开题壁一绝》，《随园女弟子诗选》卷 １、卷 ２、卷 ３，《丛书集成三编》第 ３５
册，第 ４９２、４９６、４９９页。
缪荃孙：《国朝常州词录》卷 ２７，第 ８６７页。
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卷 ９，《施淑仪集》，第 ４４０页。
况周颐：《玉栖述雅》，唐圭璋编：《词话丛书》第 ５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 ４６１１页。
参见张杰群：《清代女性文学社群研究》下编，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未刊稿），２０１７年，第 １６６ ２３３页。据该文考订，清
代共有女性文学社群 ７１例，其中明末至康熙年间 １３例，雍正、乾隆年间 １６例，嘉庆至咸丰年间 ３１例，同治至宣统年间 １１例。
参见沈善宝：《淡菊轩初稿序》，胡晓明、彭国忠主编：《江南女性别集》四编上册，合肥：黄山书社，２００８年，第 ６２７页。
参见郭佩兰：《元夕寄怀笙愉女侄》，郭秉慧：《留别杨畹香纫仙、张仙蕖诸同社》，王继藻：《见梅花初开有怀郭笙愉姊》诸诗，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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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社意愿，都会给社事专门拟定名称，这显然不是一般性、偶然性的联句分韵、题咏雅集等所可比拟的，

因为 “结社有无名称，反映了当时社中成员结合意愿的强烈程度和群体意识的明确程度”①，一定意义上，这

要比结社数量增多、社事规模扩大等更能体现出社事的发展水平。

在这一时期，有两大社群颇值关注。其一是碧城仙馆女弟子群，是为师缘型社事的高峰。从嘉庆十二年

（１８０７）开始，陈文述在常熟、崇明、江都等地为官，时常往来吴门、钱塘，他有意效仿袁枚广泛招收女弟
子，共收有三十余人，② 其中以江浙地区最多，安徽、河北间亦有之。这些女弟子在陈文述的带领下校勘

《西泠闺咏》、共咏西湖三女墓、编刊 《兰因集》等，成为嘉道文坛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她们也有意无意地举

行一些集会，如道光六年 （１８２６）为欢迎仁和吴藻至吴而举行的碧城墨会、道光八年 （１８２８）为陈文述重赴
汉皋而举行的邛江送别会等。其中，碧城墨会是一次规模较大的聚会，“座中除沈采石外，皆碧城弟子”，这

给吴藻留下了深刻印象，她日后追忆说 “江南忆，最忆碧城招”“墨会纪灵霄”③。碧城仙馆女弟子是继随园

之后又一个以师缘为纽带结成的大型女性诗人群体，在推动清代后期江南地区女性文学创作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与随园女弟子群相比，碧城仙馆诗群的门派意识更为明确，也更为强烈。陈文述给每一位入门女弟子

都赠送一枚刻有 “碧城弟子”的印章，女弟子们也无不自豪地宣称 “我为碧城诗弟子”④，颇有竖帜立派的意

味，这与随园相比又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二是沈善宝诸人所结的秋红吟社，是为人缘型社事的典范。道光十九年 （１８３９）秋，钱塘沈善宝在京
师，“与太清、屏山、云林、伯芳结秋红吟社”⑤。沈善宝撰有 《名媛诗话》，多次述及社事，如道光二十年

（１８４０）秋天，众人赏菊举会：“同里余季瑛集太清、云林、云姜、张佩吉及余于寓园绿净山房赏菊，花容掩
映，人意欢忻。”⑥ 社中主要成员顾春 （即顾太清）对她们的社事也一直引以为傲：“深闺雅效群贤集，盛世

能容我辈狂。”⑦ 与此前的女性文人会社相比，秋红吟社的特点非常明显，是女性文人结社的再一次突破性进

展。这主要表现在：一是突破了血缘、地缘和师缘关系的限制。就沈善宝所说的五位成员，均无任何血缘关

系，仅许延祍与钱伯芳稍带亲缘 （钱伯芳为许延祍妹妹之娣），她们纯因趣味相投而联吟结社。参与社事活
动的其他人员可能存在一些血缘、亲缘联系，但都不是结成社事的主要因素。这种以社会人缘关系为纽带的

社交型结社，实际上已经与当时多数男性文人所结的社事别无二致。二是挣脱了男性文人的笼罩。秋红吟社

是女性文人独立开展的社事活动，社中不再有类似于叶绍袁、任兆麟、袁枚、陈文述等具有父亲、丈夫、好

友或老师身份的男性文人介入，充分表现出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她们从事文学活动的自觉性，也使女性文学成

为真正的 “女性”文学。三是打破了明中叶以来江南女性文学活动一枝独秀的局面。秋红吟社的成员主要是

随宦京师的女性家眷，所以她们社事活动的地点就在全国的政治中心，意味着女性结社突破了地域限制，开

始从江南扩散到北方。这不仅扩大了女性文人的活动范围，而且可以借助京畿之地的巨大辐射性使女性文学

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更广更快的传播。四是破除了女性文学的民族藩篱。秋红吟社中不仅奕绘亲王的福晋顾春

为满族，经常参与活动的楝鄂武庄、楝鄂少如、富察蕊仙、西林仙霞、完颜华香等均是满族。这种情况虽是

基于满族统治的特定条件，但却促使秋红吟社的社事活动跨越了民族的同一性，显现出汉满同社、异族共会

的特有景象。凡此种种，都可说明秋红吟社不仅是清代女性文人结社成熟的标志，也是中国古代女性文人结

社的典范，是女性文人结社长期发展的结果。

如同男性文人结社一样，正当女性社事达到高潮的时候，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内忧外患，国事飘摇，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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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栓：《中国古代的社、结社与文人结社》，《社会科学》２０１２年第 ３期。
陈文述：《颐道堂全集·颐道堂戒后诗存》卷 １ 《客有以随园十三女弟子湖楼诗业图求售者为题四绝以当说法》诗注、卷 ９ 《题仁和
钱蕊仙、女史凝珠遗诗》诗注，清道光间刊本。

吴藻：《忆江南·寄怀云裳妹八首》，徐乃昌辑：《小檀栾室汇刻百家闺秀词·花帘词》，清光绪二十二年南陵徐氏刊本。

语出辛瑟婵：《题鸥波夫人碧城摘句图》，吴飞卿：《呈颐道夫子并题碧城仙馆诗集》，均见陈文述选：《碧城仙馆诗集》不分卷，西

泠印社 １９１５年铅印本。
沈善宝：《名媛诗话》卷 ８，《续修四库全书》集部 １７０６册，第 ６５１页。
沈善宝：《名媛诗话》卷 ６，《续修四库全书》集部 １７０６册，第 ６２２页。
顾太清：《天游阁诗集》卷 ４，《顾太清奕绘诗词合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 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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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女性文人结社由此骤然衰落，全国各地仅见一些零星社事，如江阴沈珂、黄馥参与湘吟社①、秀水金方荃

结东湖消夏社②、宜黄谢鮄馨建晚香堂诗社③等，这些社事多因资料匮乏今天已经难以知晓其具体情况。与此

同时，伴随着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涨，兴办女校、推动女学成为时代共识，类似 “女学

乃当今急务救本之始基”④ “欲强国必由女学”⑤ 的思想言论屡见报端，时任北洋女子公学总教习吕碧城更是

大声疾呼女性同胞尽快 “结成一完备坚固之大团体”⑥，因而具有近代色彩的女性社团迅速兴起，她们所开展

的活动大都在教育、政治、慈善或者风俗改良方面，⑦ 传统的女性文人结社在急遽的时代浪潮之中完成了向现

代社团的转变。⑧

四、结社与女性文学批评的发展

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来说，结社立会可以为 “参与者提供开展文学活动的舞台和文学创作的契机”，可以

“增进社中成员之间的交流，激发他们的创作热情”，从而促使他们创作出大量作品，⑨ 文学批评也因此得以

发展。清代女性在选本、题跋、诗话乃至于新兴的论诗诗等各个领域都有着卓越表现，而这些表现都与集会

结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首先，在编选女性总集选集方面。明代以前女性总集选集的数量有限，而由女性自己编选的集子更是少

之又少。这种状况从明代中期开始有所改观。瑏瑠 吴江沈宜修将原有刻集者、未有刻集幸见藏本者、传闻偶得者

以及笔记所载散见者共 ４６位闺媛的诗词文辑为 《伊人思》一卷，开创了中国古代女性编选才女闺秀作品的先

河。《伊人思》中所收最多的是以家族唱和为核心的闺媛群体，如嘉兴黄媛贞、黄媛介姐妹，松江黄凤娴、

张引元、张引庆母女，秀水黄淑德、屠瑶瑟、沈纫兰姑嫂等。这一方面反映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女性文学

社群在当时的江南地区极为普遍，另一方面也是沈宜修崇奉群体唱和的观念在编纂中的体现，《伊人思》本

身就收有沈氏自己的表妹张倩倩、亲家周慧贞等多位家族姻亲的女性才人。与此同时或稍晚，桐城方维仪也

着手编纂女性诗集，“尝取古今女子之作，编为 《宫闱诗史》，分正、邪二集”瑏瑡。方维仪编选女性诗歌的目的

与沈宜修并不相同，但却与沈氏一道成为明代唯二的编纂女性总集选集的女性文人。入清以后，山阴王端淑

仿 《伊人思》体例辑选 《名媛诗纬初编》四十二卷，上至后妃公主，下至才妓尼冠，乃至于鬼狐淫女皆予收

录，对于所收诗人诗作不仅有大量生平事迹的记述，而且多有自己独到的点评，显示出女性开展文学批评的

趋势。自此女性编纂闺秀总集选集迅速发展起来，至晚清未有衰减。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清代由女性编纂或

女性参与编纂的闺秀总集选集不下 ４０种。瑏瑢 《伊人思》《宫闱诗史》《名媛诗纬初编》这些女性总集选集的编
纂者，都出自有着浓厚的诗教传统的家族，而且都开展过雅集唱和活动，显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说明了家

风滋养和群体社集对于女性文人从事文学活动的推动作用。

其次，在赠写序跋题辞方面。撰写序跋题辞是古代文人传达文学观念、文学思想的重要方式。检视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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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卷 １０，《施淑仪集》，第 ４９２、４９３页。
叶恭绰：《全清词钞》，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第 １７７６页。
徐世昌辑：《晚晴鋎诗话》卷 １９２，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 １４４８页。
郑观应：《致居易斋主人谈论女学校书》，《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 （１８４０—１９１８）》，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 ８２页。
梁启超：《变法通议》，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 ９６页。
吕碧城：《女子宜急结团体论》，《中国女报》１９０７年第 ２期，第 ４７７页。
据蒋美华 《略论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妇女群的解放心态》统计，辛亥革命时期共有女子社团 ３５个，共分为 “与教育有关的”“与政治

运动有关的”“与谋职有关的”“与福利有关的”“与社会运动有关的”五种。见 《江海学刊》１９９８年第 ６期。
李玉栓：《中国古代文人结社的现代转型》，《中国文学研究》２０２３年第 ３期。
李玉栓：《文人结社在文学流派发展中的作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 ２期。
综合诸家研究资料，整个中国古代的女性诗文总集选集约有 １２０部，其中明代以前不足 １０部，明代 ３０余部，清代约 ８０部。值得注
意的是，明代女性总集选集均出现于中叶以后。参见胡文楷著，张宏生等增订：《历代妇女著作考》附录二；陈广宏：《中晚明女性

女性诗歌总集编刊宗旨及选录标准的文化解读》，《中国典籍与文化》２００７年第 １期；陈启明：《清代女性诗歌总集研究》附录一，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等。
光铁夫：《安徽名媛诗词征略》卷 １，合肥：黄山书社，１９８６年，第 ２４页。
聂欣晗：《清嘉道年间女性的诗学研究》附录一，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第 ３３９ ３４４页。



清代女性文人结社与女性文学批评的发展

代诗文集汇编》《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清代闺秀集丛刊》《清代闺阁诗集萃编》以及还在不断编印中的

《江南女性别集》等大型丛书，清代女性别集的序跋超过 ６００篇，虽其中大多数为男性文人所撰，但女性文人
撰写的数量也十分可观。由女性文人撰写的序跋题辞在总体上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家族内部女性亲属撰写。

如钱塘顾若璞为其孙媳钱凤纶 《古香楼集》撰序，阳湖张练英为其姊张C 英 《淡鞠轩初稿》撰后序，桐乡严

永华为其母王瑶芬 《写韵楼诗钞》作跋等。二是社群交游者撰写。如李长霞给于修儒 《静宜吟馆诗》作序、

那逊兰保给完颜金樨 《绿筠轩诗钞》作序、袁镜蓉给劳蓉君 《绿云山房诗草》作序等，其中清溪吟社的江珠

给社中张允滋 《潮声阁集》、沈o 《翡翠楼集》、席蕙文 《采香楼诗集》等一一作有序。三是女性文人自序自

跋。如冷玉娟 《砚炉阁诗集》、纪玘文 《重刻近月亭诗稿》、佟佳氏 《乌私存草》、白氏 《绿窗诗草》等作有

自序，思柏、宫淡亭 《合存诗钞》两人分别撰序，于修儒自跋 《静宜吟馆诗》，郝馱 《秋岩诗集》既有自序

也有自跋，等等。四是后世才女所撰。这以如皋冒俊为代表。俊字碧o ，咸丰、同治间人，“尝拟辑 《古今名

媛诗》”，惜未果，后 “校刊王玉焕、汪允庄、吴苹香、庄盘珠四集”①，编为 《林下雅音集》②，并为之序，

殁后由其夫陈坤刻行。所辑四人中，王玉焕 （名采薇）系乾隆间人，庄盘珠 （字莲佩）系乾隆、嘉庆间人，

汪允庄 （名端）、吴苹香 （名藻）系嘉庆、道光间人，皆早于冒氏，既非宗亲亦不可能有所交游。这些女性

文人撰写的序跋题辞涉及女性作家的家世生平、才德品性、交游创作、诗词特点、文学观念等，是清代女性

文学理论的重要载体。而除第四类外，其他三类序跋都或多或少会叙及交游结社、集会唱和的情形。潘素心

为她与黄素芳、黄连城唱和之作 《平西唱和集》作序称：“家君昔日官广昌，余因得遇黄氏两闺秀，儒家女

也，唱酬三载，得诗一卷。”③ 纪玘文自序与其兄唱和：“予兄云谷穷经之暇，每有题咏，必索予和，兄未尝
不作，予亦未尝不和。”④ 那逊兰保在 《绿筠轩诗钞序》中说完颜家族 “亲党娣姐每相晤，辄不及米盐事，多

以诗角，而要群伏太夫人”⑤。这些记载也成为清代女性社群唱和的重要史料。

再次，在编撰诗话方面。明代之前女性撰写的文学理论著述除李清照 《词论》外鲜少见到。明末清初方

维仪、王端淑分别撰有 《宫闺诗评》和 《诗纬序论》，惜其存本至今尚未见到。入清以后随着女性文学的繁

荣，女性撰写理论著述尤其是蔚为大宗的诗话越来越多。清代诗话丰富，其中明确为女性撰写的有 ３０余种，⑥

一些著作如沈善宝 《名媛诗话》、施淑仪 《清代闺阁诗人征略》、汪端 《自然好学斋诗话》等历来为论者所

称。这些诗话大多与社群交游密不可分。例如在碧城仙馆女弟子群中，管筠与文静玉合选 《碧城仙馆精华

录》、汪端选编 《明三十家诗选》、多位成员参编 《西泠闺咏》等，在卷首凡例、诗人小传中多会品诗、论

人、议事，进而提出诗学主张，颇类 “诗话”，而王兰修、辛丝共著 《国朝诗品》，则是 “选国朝人诗宜登上

品者，以年代相次，得二十余家，各为题词，并加论断”⑦，更是典型的诗话著述。秋红吟社沈善宝撰写 《名

媛诗话》，是真正的女性撰写女性诗话，书中多次记述自己所结社事，并对清代以来的蕉园诗社、清溪诗社也

多有记颂。血缘型社群中以嘉庆、道光间的丹徒王氏是为代表。这个家族女性群体以 《江苏诗征》的编撰者

王豫为中心，包括王豫妻子徐佩兰、妹妹王琼、长女王?德、次女王?容、三女王?敬、外甥女季芳等，皆

为一时才女，除徐佩兰 “腹笥博洽，诗不多作”外⑧，人人有集。其中王琼著述最丰，不仅有 《爱兰轩集》

《爱兰书屋正续集》《爱兰轩诗选》多部诗集，还辑有选集 《名媛同音集》《曲江亭唱和集》，另撰 《爱兰名

媛诗话》。王?德、王?容除诗集外亦分别撰有 《竹净轩诗话》和 《浣桐阁诗话》。王豫在编纂 《江苏诗征》

时大量征引了上述三部诗话中的条目，足见对三部诗话的认可。清代中期以后女性诗文别集以 “家族式”的

涌现有很多，但像丹徒王氏这样出现 “家族式”的诗话著作则并不多见，究其因，实与王豫对诗论诗话的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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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衍桐：《两浙玘 轩续录》，清光绪刻本。
冒俊辑：《林下雅音集》，清光绪十年如不及斋刻本。

胡文楷著，张宏生等增订：《历代妇女著作考》附录二，第 ９３７页。
纪玘文：《近月亭诗稿·自序》，清乾隆十九年刻本。
那逊兰保：《绿筠轩诗钞序》，完颜金樨：《绿筠轩诗钞》卷首，清同治十二年刻本。

参见聂欣晗：《清嘉道年间女性的诗学研究》附录二；吴永萍：《清代女性诗话研究·绪论》，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９年。
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卷 ８，《施淑仪集》，第 ３６４页。
法式善撰，张寅彭、强迪艺编校：《梧门诗话合校》卷 １６，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 ４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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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关注有关，同时家族内外的文学交游也不可忽视。例如王琼，与 《澹仙诗话》作者熊琏 “商榷酬和，时拟

之林亚清、徐淑则”①，与 “吴中十子”“诗筒唱和最密，以所著 《爱兰集》付刻于吟社集后”，与随园女弟

子亦是 “论诗投契，酬和极多”②，还与仪征阮氏家族女性联合举行雅集酬唱，“一时名媛，如张霞城绚霄、

毕智珠慧、孔经楼璐华、刘书之文如、江遥峰秀琼、侯香叶芝、张净因因、鲍茝香之蕙、张小谢少蕴，皆奇
声定交，赓和盈秩”③。后人评说王琼 “与诸女士交，诗筒遍天下”④ 或有溢美，但与江浙地区女诗人 “诗筒

往还，不下数十人”⑤ 则当属实。正是这种长期的闺阁吟唱、社群交游、诗筒邮寄，使得女性文人有机会开

阔眼界、接触其他才女，在积累大量资料的同时也逐渐形成自己的诗学观念，从而创作出诗话著作。

最后，在创作论诗诗方面。论诗诗是中国古典诗学的独特的批评形式，唐杜甫 《戏为六绝句》、宋戴复

古 《论诗十绝》、金元好问 《论诗三十首》皆为名作。清代论诗诗发展迅猛，并衍生出论词诗、论诗词、论

词词、论诗曲等各种形式，而女性参与创作论诗诗，更是清代文学批评的新貌之一。据粗略估算，清代至少

有上百位女性曾创作过论诗诗，⑥ 仅 “清代第一才妇”⑦ 汪端一人就作有 １３０多首。⑧ 相较于男性所作，清代
女性论诗诗有其自身价值。其一，从女性视角为女性诗歌发出更多呼吁。如方静云与后辈论诗作 《与儿媳夏

玉珍言诗》称 “闲吟风雅绣余时，谁道诗非女子宜。不解宣尼删订意，‘二南’留得后妃诗”⑨，那逊兰保给

恩师作 《题冰雪堂诗稿》称 “国风 《周南》冠四始，吟咏由来闺阁起。漫言女子贵无才，从古诗人属女子”瑏瑠

等，都是将女性创作溯源于 “五经”之首 《诗经》，显有为女性诗歌正名之意。而汪端与诗友高篃论诗作
《论宫闺诗十三首和高湘筠女史 （其一）》云 “汉代谁开典雅风？唐山文藻擅深宫。桂华都落房中乐，枚叔

相如恐未工”瑏瑡，更是将唐山夫人的诗歌视作汉代文学开山，其成就甚或超过枚乘、司马相如，已将女性创作

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位。这种为女性诗歌的呼唤反映出自明后期兴起的 “女性”主体意识在入清以后得以进

一步张扬。其二，继承和发展了诗歌理论。“性灵论”在清代女性诗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其中就离不

开女性论诗诗的标举。如多敏 《与素芳女弟子论诗》“何必论唐宋，诗原写性灵”瑏瑢、王继藻 《题李淑仪 〈澹

香阁诗草〉（其二）》“盥露几番吟不倦，爱他都是性灵诗”瑏瑣、戈馥华 《学诗》“花红玉白描摹易，笔底还须

写性灵”瑏瑤 等。也有并未直接表明崇奉 “性灵”的，但所论仍属 “性灵”一脉，如宗粲 《题沈竹斋太守夫人

〈慈晖馆诗草〉》“文字流真性，难忘白发亲”瑏瑥、刘琬怀 《夜坐与弟论诗即赠》“作诗如结交，要见肝胆真”瑏瑦

等，这些都是性灵诗论在女性诗学中的发展。其三，保存了大量闺秀生活史料。由陈芸作诗、陈荭作注的

《小黛轩论诗诗》堪为这方面的代表。全书论及清代女性诗人 １４００余人次、计诗 ２２１首，颇多涉及诗人交游、
群体唱和、结社状况等，如论山阴祁氏闺秀群 “梅市高才商景兰，楚 " 赵璧妇姑欢”，论桐乡孔氏闺秀群
“《丛桂稿》和 《爱日草》，一门群从斗词华”，论福州 “光禄派”闺秀群 “派传光禄记吾乡，姊妹黄家草亦

香”瑏瑧 等，并在各诗之后对她们的交游吟唱事迹予以载录。因此，陈芸父亲就认为该书 “其间大半意在传人

传集，有清一代女文献十罗八九”瑏瑨，正道出其价值所在。论诗诗既是文学创作，也是文学批评，它不仅是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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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女性文人结社与女性文学批评的发展

代女性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亦直可 “作妇女史或艺文志读”①。

清代女性文学的繁荣是全方位的，体现在女性作家成批涌现、女性诗文集广被编刻、女性文学批评长足

进步等各个层面，而女性文人组织大量集会结社既是清代女性文学繁荣的表征之一，与上述诸项共同映射出

清代尤其是康乾以后女性文学的盛况，同时也是促进清代女性文学发展的动因之一。通过上述梳理，就女性

结社与文学批评的关系还可以得到如下两点认识。

一是女性社群创作的大量作品是清代女性文学批评发展的前提。创作是文学批评的前提，批评是文学创

作的理论总结，清代女性文学于此亦不例外。清代女性作品数量之多历来为世所公认，仅清人编选的清代女

性诗歌总集就有将近 １００种，而在此之前，明代只有 ３０余种，明前各代总和不足 １０种。② 至于单个女性的别
集，数量更是难以确知，③ 所可知者是清代很多女性群体都是人人有集甚或人有数集，如蕉园诗社诸子、清溪吟

社诸子、阳湖张氏诸子、湘潭郭氏诸子等，莫不如是。所谓 “女学昌明，闺彦淑媛，莫不挟册吟咏，颇有能蜚声

词台，与须眉相颉颃”④，并非虚言。而这些作品的产生大多与女性文学社群及其开展的文学活动密切相关。

二是诗社词社为女性结社的大宗与诗词是女性文学批评的主要范畴相互呼应。中国古代女性的文学创作

一直以赋诗填词为主而古文时文甚少。究其因主要有二。其一，由中国古代女性的社会地位所决定。作为

“执掌中馈”的家庭责任承担者，女性不需要参加科举考试、博取功名，也就没有写作文章的动力，家庭教

育也多不在这方面培养和督促她们，因而在本就不甚发达的女性文学史上形成了 “闺阁有作，诗词多而文

少”⑤ 的局面。其二，诗词的抒情性文体属性更符合女性特质。相对于用来解经、说理、叙事的古文时文而

言，诗词多用来言情抒怀、吟风咏月，且短小精练、韵律谐和，更切合女性温柔婉约的性别特质，更容易为

女性文人所接受和偏爱，⑥ 因此清代女性的文学创作是以诗词为主流。与之相对应，诗社、词社占据着女性文

人结社的绝大多数，而所谓的清代女性文学批评，也就主要是指诗词批评。

（责任编辑：张 曦）

Ｆｅｍａｌ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ｅｍａｌ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ｉ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ＬＩ Ｙｕｓｈｕ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牶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ｇ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牞 ｆｏｒｍａｌｌｙ
ｆｏｒｍ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Ｋａｎｇｘｉ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牞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 Ｙｏｎｇｚｈｅｎｇ ａｎｄ Ｑｉａｎｌｏｎｇ牞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ｉｔｓ ｐｅａｋ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Ｊｉａｑｉｎｇ ａｎｄ Ｘｉａｎｆｅｎｇ牞 ａｎｄ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ｄｅｃｌｉｎ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ｏｎｇｚｈｉ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ｅｍａｌ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ｈａｖｅ ａ ｃｌｅａｒ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ｆｒｏｍ ｂｌｏｏ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ｔｏ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牞 ａｎｄ ｆｒｏｍ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ｂｙ ｆｅｍａｌ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ｍｂｏ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牞 ａｎｄ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Ｉｔ ｈａｓ ｐｌａｙｅｄ ａ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ｓ ｏｆ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牞 ｐｒｅ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ｓｃｒｉｐｔ 牞 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ｐｏｅｔｓ ａｎｄ ｐｏｅｔｒｙ牞 ａｎｄ ｐｏｅｔｒｙ
ｃｏｍｍｅｎｔｉｎｇ ｏｎ ｐｏｅｔｒｙ牞 ｅｔｃ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牶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牞 ｆｅｍａｌ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牞 ｆｅｍａｌ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牞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牞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５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郭绍虞、钱仲联、王遽常编：《万首论诗绝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 ４ ５页。
参见刘启明：《清代女性诗歌总集研究》引言，第 １页。
据初步调查，清代 ３６００余名女性作家的作品曾经刊行，现存可知有 ８７０余人、９００种左右。参见张宏生：《古代妇女文学研究的现代
起点及其拓展》，胡文楷著，张宏生等增订：《历代妇女著作考》，第 １２０６页。
胡文鉴：《历代名媛文苑简编序》，王秀琴编集，胡文楷选订：《历代名媛文苑简编》，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７年，第 ２页。
胡文楷：《历代名媛文苑简编后序》，王秀琴编集，胡文楷选订：《历代名媛文苑简编》，第 ２页。
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 １７页。


